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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面临文理分班，跟我铁的
哥儿们大多数选择了理科，而我毅然
选择了文科，刚开学那段日子，我是
孤独的，孤独得就像一匹找不着北的
野狼。沉默寡言的我常常一个人落寞
地盯着课本，企图从死板的文字里面
寻找一丝慰藉。 那段日子，我反复听
着朴树演唱的歌曲《火车开往冬天》。

悲伤的曲子，沙哑的腔调，含混不清
的歌词，一下子朝我涌过来。 在暗淡
无光的日子里，我自诩为“一列开往
冬天的火车”。

青春的轨道上，我梦想着，有一
列绿皮火车载着自己。 然后，火车尽
头遇见一位丁香一般的女孩儿。车厢
里，有一位女孩儿系着粉红丝巾款款
地向我走来，最后我将女孩儿揽入怀
里，一起走下火车，走向美好。越是孤
独，这种不着边际的想法越强烈地占
据我的内心。 黑夜，我像波涛一样翻
滚着，飘荡在无际的海崖上。

我记得《火车开往冬天》的歌词
是这样的： 明天是个没有爱情的小
镇
/

我会默默地捡起我的冬天
/

疲惫
的火车

/

素不相识的人群
/

哪里是我
曾放牧的田野。 爱情，对于幼小的我
太遥远，太奢侈了。出身贫寒的我，穿
着永远那么暗淡，瘦小的身躯总抬不
起高贵的头颅。那时，我是自卑的，只
有成绩可以带来些许安慰。 关于爱
情， 只出现在一闪而过的幻想里，我

从不敢奢求一场高贵的爱情降临在
穷孩子身上。

我继续听着朴树哀伤的歌曲，仿
佛自己就是那列破烂不堪的火车，开
往没有爱情的小镇。 没想到有一天，

梦中的女孩儿静悄悄地走到我身旁，

娇媚地喊着我的名字。 一点点开始，

撕碎了我旷日持久的哀伤，我义无反
顾地踏上没有结果的幻想之旅。

犹记得那天晚上，美丽的团支书
莎丽娇滴滴地走到我身旁，出其不意
地问：“你就是薛臣艺吗？ ”我应了一
声，声音小得只有自己听得见。 出于
自卑，出于害羞吧，我不敢望向莎丽，

低着头胡乱地在作业本上练字。 可
是，莎丽的呼吸离我那么近，身为班
花的她那么美，那么聪明，还有一副
好听的嗓子。 她的嘴唇，就像两片纯
净的柠檬，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也许为了缓和气氛，莎丽微笑着
对我说：“你的名字好好听哦。”莎丽，

谜一样的女孩儿， 留着齐耳短发，凭
着甜美的嗓音一度成为学校晚会最
受欢迎的主持人，追求她的男生据说
一卡车都拉不走。 那一刻，我感激地
看着莎丽从我座位离开。从来没有一
位女孩说我的名字好听，从来没有一
位女孩儿对我笑得那么甜。 一直以
来，我都觉得自己的名字很土，土得
就像一个草包。 莎丽，不经意间的赞
叹，让我多了几分自信。

恍惚中，我才记起莎丽是来收团
费的，赶紧将准备好的团费掏出来交
给莎丽。 莎丽在本子上记录的时候，

清秀的脸庞离我很近，一种快要窒息
的诱惑渗进我的鼻孔，我感觉身体不
自然地颤动。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

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一遍又一遍回味
莎丽对我说过的话。 她的靠近，她的
美貌，她的微笑，她转身离去的刹那，

像电影无数次攻击我的神经。

自那以后，单相思时刻陪伴我度
过漫漫长夜，我不断幻想着莎丽成为
我的女朋友。 梦里梦外，都是莎丽漂
亮的双眸，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
发， 一次又一次将手中的鲜花递给
她。她微微一笑，胜过千言万语，将我
的忧愁和自卑消灭得干干净净。那时
候的暗恋，如此美好，如此漫长。

偶尔，莎丽会向我请教一些很笨
的数学题。 她喊着我的名字，快步向
我走过来。 其实，那些数学题都很简
单，有些甚至是课本上的例题，莎丽
却说她弄不懂， 请我演算一遍给她
看。 每次，我都很克制，只是讲解题
目， 整个过程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可是莎丽不知道，我的心底是怎样的
波澜，一次又一次地将她想念。 这个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孩儿，她让我
陷入长久的暗恋。

莎丽向我请教那么简单的数学
题，让我以为她是想故意靠近我。 为

什么呢？ 她是那么貌美，出生于富有
的家庭，还那么单纯。 难道她爱上我
了吗？难道她就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
吗？

我胡乱地思索着，对莎丽的爱恋
无声无息地进行着， 从没告诉任何
人。我不敢相信，莎丽会喜欢上我，因
为我跟她的差别太大了。 她是公主，

我是农夫，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

一边是甜蜜的幻想，一边是绝望
的毁灭。 想念莎丽的半年里，我开始
用堕落麻痹自己。我茫然地走进游戏
机室，陶醉地玩着跑马机，将口袋里
的钱输个精光，幻想着莎丽化身天使
前来拯救我，将我拖出泥潭。 一天晚
上，下起了大雨，输掉一个月的伙食
费之后，我落魄地走在大街上，忐忑
不安地走进电话亭，用身上仅有的五
毛钱拨通了莎丽家里的电话。

接电话的刚好是莎丽，莎丽很有
礼貌地问道：“喂，您好，请问你是？ ”

我紧紧地握着话筒， 说不出一个字。

雨水“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街面，我不
敢说出自己的名字，心里哽咽着。 等
莎丽挂了电话，我握着话筒，疯疯癫
癫地说： “我是一列开往冬天的火
车。 ”

清醒后，我明白了，有些爱恋，只
是青春的产物。 谁的青春没有暗恋
呢？ 开往冬天的火车，也会发出青春
的嗷叫。 （薛臣艺）

谁的青春没有

暗恋


